
6 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7059423 13857101115 深一度

“优质男生”的堕落

戒毒所内，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黄志明

的脸上，世界地理、世界历史，他已经写了

厚厚一叠讲义。今天他要讲的课是《时事

热点，世界机构与组织》，站在讲台上的他，

也是一名正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瘾君

子”。

黄志明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

子”，成绩优异，同济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

了世界前10强的公司上班。但如今的他

身患艾滋病，还有两三年的吸毒史。今年

2月，24岁的他在杭州警方的一次例行毒

品检测中再次落网，随即被送到戒毒所接

受强制隔离戒毒。

他是个“男同”，而悲剧是从他在KTV

里认识了一群“新朋友”后开始的，那年他

大二。

上海的夜生活很丰富，在“新朋友”的

引诱下，黄志明经不住诱惑接触了毒品。

当年的寒假，他开始发高烧，身上接连起红

疹，去医院一查：HIV呈阳性——应该是

半年前的一次高危性行为所致。

短暂治疗后，黄志明对外宣称自己得

了一场大病，然后趁着一个去日本留学的

机会，断了与国内毒友的一切联系。在这

一年里，他又做回了“乖学生”，只是他变得

敏感脆弱，一旦有人问及那场大病，便会怒

目而视。

噩梦并没有结束。回国后，他在“朋

友”的劝说下，再次接触了毒品。工作后，

他甚至学会了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身上

残留的“毒味”中寻找“同类”，并时不时相

约在周末的夜晚“一起放松”。然而，短暂

的快感之后，是长时间的萎靡。当时，他已

经离不开毒品。

现在，他每个月都会和家里人通话，从

来没有像这样珍惜过这短短5分钟的亲情

电话。曾经心怀抱负的他，只想出去后留

在老家，常伴父母身边。

“我不可以改变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拓

展生命的宽度。剩余的人生，我也要发出

更强的光和热。”他说。

辛苦的“双面人生”

“白天我是一名房地产企划，夜晚我就

沉醉在吸食毒品的快感中。”今年32岁的

李锐，已经过了7年的“双面人生”。

4年前，李锐在一场体检中测出HIV

呈阳性。独立、要强的个性，让他将这个秘

密深埋心底，直到今天，家人和朋友也不知

情。至于病毒是什么时候悄悄潜入他的身

体，李锐回想不起来。

努力维持现状，是李锐这4年里干的

最辛苦的一件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必须

终身服药，每三个月就要到疾控中心复

检。一个人偷偷去复检，谨慎地撕掉抗艾

药上的标签，再装进隐秘的小药盒中……

这些事，他都做得很好，只是内心的煎熬逃

不过。李锐说，他每天早上4点就醒了，只

是假装睡着，等到8点闹钟响才起来，因为

不想面对现实。

生活中，他靠着毒品麻痹神经。终于，

在第三次被检测出尿检呈阳性后，他被送

进了戒毒所。自己的“丑事”，再也瞒不住

远在四川的家人。“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

错误？”电话那头母亲的话，犹如一根针刺

在李锐心头。阵痛过后，是抹不去的愧

疚感。

进入戒毒所后，李锐让好友带来了以

前的照片，时不时拿出来看几眼，告诉自己

要记住以前的样子，绝不能继续堕落。如

今，渴望自由生活的心，支撑着他度过每一

天。“每天上课学点知识，平时还能看看余

秋雨、村上春树的书，挺好的。”

不要害怕，等你回来

从2010年开始，姜陌每年都会义务献

血，直到2015年，他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做

这项光荣的事——他被检测出了血液的

HIV呈阳性。“当时那感觉，就好像小猫在

地上拉了泡屎，很想耙一点土来盖住。”现

在的姜陌已经学会笑着打趣，但彼时的他，

却选择了用毒品来掩盖患病的恐惧。

与很多专业医生交流后，姜陌才得知，

艾滋病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只要治疗及

时，也能活到老。放下了这块大石头后，他

却发现毒瘾已经深深地在心里扎了根。

2017年的冬天，姜陌被抓了。母亲知

道他吸毒后，便提出要来宁波一起住，平时

好管着他。“但就在我妈想来管管我的时

候，我却因为半年内2次被尿检出呈阳性，

在我妈的眼皮底下被带走了。”

强制隔离戒毒2年，这让姜陌有些措

手不及，他的手上还有很多公司的项目没

来得及交接。“幸亏戒毒所民警帮忙，同意

我把事情都顺利交接了，这才能安心完成

2年的戒治。”他开始正视过去，也在这个

时候，他主动向家人朋友坦白了自己感染

艾滋病的事实。“不要害怕，好好活着，等你

回来。”透过薄薄的信纸，姜陌感受到了来

自家人的爱，“是家人、朋友透过病魔将我

紧紧拥抱”。

“我不知道未来的人生会是什么颜色，

但我想黑夜总能被温暖点亮。”姜陌说。

通讯员 朱敏锐

绍兴市柯桥区的一家建筑公司可以说

麻烦不断，在输了一场官司后，接连收到法

院传票，成了“拖欠工资”的“老赖”。然而

警方介入后，发现这件事情并不简单。近

日，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破获

了这起虚假诉讼案。

事情要从第一场官司说起。原告李某

龙称，自己2013年曾在该公司负责的宁波

某工程项目工作，并出具了项目部开具的

加盖公章的欠条。由于时间久远、人员变

动等原因，欠条真伪一时难辨，加上被告拿

不出有力的反驳证据，法院判决公司败诉，

支付李某龙5万余元。

就在执行完法院判决后，该公司没多

久便再次惹上了官司：又有6人先后拿着

欠条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由于李某龙和

上述6人均为安徽利辛县人，且聘请的代

理律师是同一人，种种异常让该公司觉得

蹊跷，于是向柯桥警方反映了情况。

该公司承揽的宁波工程项目部，在竣

工验收后解散，现在再要调查困难重重。

警方辗转找到了项目部负责人梁某及工地

现场管理人员李某。对于此事，两人各执

一词，梁某不置可否，而李某则表示确有

其事。

随后，民警对几名原告的背景进行了

调查。原告均自述2013年7月至年底在

宁波项目部工作，警方调查发现，涉案的多

名原告当时并不在宁波，有些甚至从没去

过宁波。其中，原告武某2013年间并没有

在宁波的暂住记录，2010年他因抢劫被判

处有期徒刑3年多，直至2013年8月才释

放；而原告王某，2013年一整年都在义乌

工作生活。警方由此怀疑，李某龙和6人

可能涉嫌虚假诉讼。

随后，民警在安徽找到了原告武某。

武某交代，工资欠条纯属子虚乌有，自己是

受朋友李某龙之托，对方告诉他自己亲戚

有笔工资欠款要不回来，希望他代替亲戚，

拿着工资欠条上法院打官司。

警方再次找到宁波项目部管理人员李

某等人，真相最终浮出水面。原来，在项目

部期间，负责人梁某与李某在工程款项上

有一些经济纠纷，当时梁某给李某打了一

张30余万元的欠条，但一直久拖不付。见

要不到钱，李某便把亲友们找来，伪造了7

张项目部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欠条，聘请律

师打官司。为了试试管不管用，他先让外

甥李某龙拿着欠条将建筑公司告上了法

院。见李某龙胜诉，李某又让其余6人分

别起诉。

因涉嫌虚假诉讼，目前，李某等人已被

采取强制措施，未来将面临刑责。

项目完工5年后，一群“工人”拿着借条告老板
柯桥警方步步追查，揭开虚假诉讼真相

与3名艾滋病戒毒人员对话：

如果不幸染上艾滋病，决不能“求助”另一个魔鬼
本报记者 潘旭萍 陈立波 通讯员 陈曙光

艾滋病和毒品，在现实中往往如影随形。很多艾滋病人会通过吸食毒品来逃避恐惧，试图在一团团白雾中找到“安

全感”。

今年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昨日，记者来到浙江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与3名年轻的艾滋病戒毒

人员对话。曾经的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也拥有体面的工作，但就在走错一步后，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泥潭。

新闻链接：

及时用药，
艾滋病患者就能正常生活

目前，我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

人因病死率从2005年的14.47%降至

2017年的1.5%，截至今年10月，我省

存活的艾滋病患者共有26575人。艾

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传

播，其中，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新报

告病例中，性接触传播占97.5%，其中

异性传播占59.1%，同性传播占38.4%。

在戒毒所里，记者见到的艾滋病

戒毒人员，看起来身体状况都良好。

帮教民警告诉记者，如果不幸感染了

艾滋病病毒，72小时内服用阻断药可

以及时阻断病毒。如果没有及时用

药，坚持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RT），也能最大程度地减缓病情的

发展，患者可以正常生活。目前我省

“母婴隔断”的技术愈发成熟，父母感

染艾滋病病毒后，通过技术手段，能有

效阻止生下的孩子感染病毒。

“最需要警惕的还是大学生群体，很

多年轻男女缺乏辨别能力，被人诱骗的

不在少数。”帮教民警提醒，如果真的不

幸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也不要消沉，更不

要吸食毒品，“这才是一条不归路”。

（三名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